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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日无事，闲翻《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像》，人物

绣像颇好，线条朗阔，浓眉大眼，梁山人物读来神

爽。旧小说中绣像，柔靡有余，豪阔不足；细致有余，

写意不足。那样的雕版，仕女图无妨，倘或给须眉豪

杰造像，总觉得少了英武气任侠气。

却说《水浒传》，鲁达走到门前，叫声“郑屠”。郑

屠一见，慌忙走出柜身，唱喏道“提辖恕罪”，一边叫

副手掇条凳子请坐来说话。

“唱喏”属于古礼了，原为应答之声。《说文解

字》不见“喏”字，只说：“诺，应也。”古人将“诺”当作

敬言，是承领之辞。缓缓应答曰“诺”，疾应曰“唯”，

有成语“唯唯诺诺”。韩非子《八奸》说：“此人主未命

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

心者也。”

“诺”通“喏”，“唱喏”有人书作“唱诺”，有人书作“倡诺”，

还有人书作“唱尔”……

《老学庵笔记》有论，“古人所谓揖，举手而已，今时所谓

喏，开始于江左诸王”。《世说新语》记载，人问王子猷兄弟诸人

如何，支道林答：“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孙楷第先生

说“哑”与“喏”音相去甚远，“唤哑哑”疑是笑语声，以为此论附

会，殊未必然。

《搜神记》故事中，东汉张奋家老宅，夜里三更将尽，一人

身长一丈余，戴高帽子，穿着黄色衣服，进堂屋大声喊叫：“细

腰。”细腰应喏。《夷坚志》上说，柳州黄沙峒山有黄巢庙，偶尔

可以听到庙里声喏，仿佛几百个人一起发声听令。宋人吴自牧

目睹车驾幸禁中观潮，但见军仪于江中整肃队伍，望阙奏喏，

声如雷震。问及内侍，才知道那是尊君之礼。如此知此喏有声，

出声答应，出声相和。

唐宋习俗，“唱喏”不仅仅是应答，更有言辞里的敬意；公

堂之类，还相随有拱手作揖弯腰，如此方才合乎规矩，二缺其

一，即为失礼。唐人陆象先心性仁厚，不拘小节，任冯翊太守

时，部下不少名门望族子弟。某日，几人戏赌，一人说，他可在

大厅上转动笏板，瞪眼而视，不对陆太守作揖，只是唱喏出来。

众人说，倘或如此，情愿输掉一桌酒席。此人果真如此，陆象先

视而不见。

唐宋人唱喏，多行叉手礼。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握右手的

拇指，左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

手拇指向上。如以右手掩胸，手不可太近，必须

稍稍离胸两三寸。宋代王虚中有《训蒙法》，说

小儿六岁入学，先教叉手礼。

在宋朝，唱喏为通行之礼，近乎今人之握手、

挥手、鞠躬。朝廷议事，太子与宰相以下皆曾以躬

身应喏为礼仪。遇见皇帝车驾，导引官对臣僚百姓

高呼：“躬身，不要拜，唱喏，直身，立奏圣躬万福。”

有外邦使臣过来，舍人宣礼，受礼的人要一一唱喏。

《续资治通鉴》里还有隔帘貌喏，袁枚考证：“貌喏

者，大概今之请安也。”然世间总会移

风易俗，陆游记述说：“先君言，旧制

朝参，拜舞而已，政和以后，增以喏。

然绍兴中余造朝，已不复喏矣。”但唱

喏为礼，到底风行一时，庙堂如此，江

湖也如此；文官如此，武将也如此。

宋朝元祐至政和年间，朝廷颁布法令，军校

见将官不唱喏，可处极刑，重则问斩或者流放三

年。军中将帅升帐，必有军士鸣鼓声喏，开营或排

衙时，随从高声唱喏，祈望平安，则谓之平

安喏。文官升堂，有人自厅上厉声大呼：

“咄。”各司官吏皆应声喏，快步出列，谓之

咄散。

习俗如风，辽代皇帝上殿，朝臣也要

唱喏，在一旁候着。册封、做寿乃至科举，

各列人等都要唱喏行礼。女真人朝中，汉

人士大夫，朋友相见，进退周旋，点头折

腰，稽首作拜，并不出声唱喏，是为哑揖。

倘或不如此，是为山野之人，不知礼法，会

遭到众人嗤笑。契丹人交手于胸前，也不

唱喏，是谓相揖。

旧笔记话本小说杂剧中，常见各路人

士唱喏，或随作揖，或只是言语敬答，作无

礼喏。“无礼喏”并非无礼，实则多礼，一边

作揖，一边口说“无礼无礼”，彼此客气寒

暄。《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宋江等四人大

家唱个无礼喏。《夷坚志》上说饶州有士卒

朱显，有一年夏日去乐平公干，青天白日，

走到一处，他忽然对左边作了三次揖。同

行的人骇然不已，他说，见了三个官员聚

坐一起，如何不唱喏？此为无声喏，元人杂

剧里大多如此行礼。《西厢记》中红娘为莺

莺述事云：“前日寺里见的那秀才，今日也在方丈里，他先在门

儿外等着红娘，向前深深唱个喏。”张国宾《相国寺公孙合汗

衫》中，那人做拜云：“嫂嫂，我唱喏哩。”《警世通言》十九卷《崔

衙内白鹞招妖》一章，好打猎的崔衙内道：“你们都听我说，若

打得活的归去，到府中一个赏银三两，吃几杯酒了归；若打得

死的，一人赏银一两，也吃几杯酒了归；若都打不得飞禽走兽，

银子也没有，酒也没得吃。”众人各应了喏。《清平山堂话本》

里，“开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盏，进前唱喏奉茶”。

《水浒传》里多的是刷枪弄棒人，日常也多礼，正当是

礼多人不怪。王进见高俅，“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

在一边”。林冲听庄客称洪教头作教师，以为是大官人的师

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谨参。’”洪教头不睬，“也不还

礼，林冲不敢抬头”。孟州牢营中，众囚犯见着小管营施恩，

一齐来唱喏。武松回清河县，为报武大仇，一连唱了三个

喏，一直奔西门庆生药铺前来，看着主管也上前唱个喏。宋

江为招安见宿太尉，不但唱喏，还躬身下拜。解珍、解宝见

了毛太公，也声了喏。《水浒传》上的鲁达，性疏狂，

不拘礼节；到了《荡寇志》中，他一见宋江，即撇下

禅杖，向宋江唱个大喏。

《荡寇志》匆匆读过，据说俞万春深受流寇之

害，故下笔携私带愤，书中陈希真父女与官军合

作，让梁山英雄一个个身死非命，无一幸免。他父

女二人功成名就，入山修道，羽化登仙，成就正果。

读《水浒传》，虽并不喜欢宋江，《荡寇志》中却将他

凌迟处死，作者居心之狠也令人侧目。鲁迅先生童

年时曾以“荆川纸”蒙在小说绣像上一个个描下

来，有成片段的《荡寇志》。

明清小说里有些“唱喏”，几乎专是作揖意思。

取经路上，那老者见孙悟空相貌凶丑，不敢与他作

揖，行者道：“怎么不唱老孙喏？”当然也有例外，

《拍案惊奇》中，重新投胎为节度使的儿子王士真

叫一声“左右哪里”，身旁一伙人暴雷也似答应了

一声喏，拿下害他前世性命的李参军，第二日即将

其砍了头。

《禅真后史》里全伯通昔日行医时，戴尖顶破

檐帽，穿一领绝折旧道袍，“见了人怡颜悦色，一味

的承承”，唱喏时，“头拄着地，半会子兀自不起

来”。后来“得了生意，换了高巾阔服，出入便用轿

马，全不似当年糊鞋衬黄

瘦光景，径自白白胖胖，

那几根往上翘的黄须也

都变黑了，见人时腰躯先自硬了一半”。有人不明就里：“腰硬，

何不请医士服药？”人笑答：“那厮与人行礼，止唱得半个喏。他

是铜钱衬得腰硬，吃药怎么？这天杀的幸喜目中不识一丁，若

省得数行字时，天上也飞去了。”原来腰硬要铜钱衬，我乡俗至

今还说人穷谓骨头不硬，还说钱壮㞞人胆。

唐时一般人相见唱小喏，见尊长至亲唱肥喏，尤其武官，

迎拜必唱大喏。唱小喏，行步迟缓，失了体统。唱喏时头拄地，

半会子不起来，差不多即是大大肥喏、大大大喏也。元杂剧中，

一人穷得狠了，往纸马铺门首唱了个肥喏，讨了些纸钱，酒店

门首讨半瓶酒，食店里讨个馒头。可见民风朴素，唱个肥喏，可

得饮食。

《水浒传》说潘金莲拿叉竿不牢，失手滑下，正好打在西门

庆头巾上。西门庆本要发怒，却见是个生得妖娆的妇人，登时

没了脾气。二人问答，西门庆大大地唱个肥喏，一双眼都只在

潘金莲身上，回了七八遍头。

与多人左右拱手作揖，则为簸箕喏。此语少见，唯见《禅真

后史》有回说，大家唱了一个簸箕喏，坐下吃酒，直至更深。其

余不论，单说几人坐下吃酒，直至更深，此真大快事也。

乡野人家有簸箕，篾条编成铲状，用以运输，我地称为“畚

箕”，用于挑运土石，而《愚公移山》上称“箕畚”。小时候曾用畚

箕挑沙，箕口以锄头拍平，走路时不能太晃动。在南方吃过簸

箕粄，大米浸泡磨成米浆，舀入圆簸箕内，左右摇动均匀，再用

猛火蒸熟，然后将一层薄薄的米浆粄皮揭下，放入肉丝、韭菜、

豆芽、鲜笋、虾米、香菇等馅，卷成筒状，又称卷粄。

“喏”偶尔也做承领词，郑之珍《目连救母》唱词道：

喏，古云：养儿待老，积谷防饥。

喏，尊姐之言皆是。

也有人将“喏”作感叹之用。宋人汪远之，在家排行第八，

屡试不中，人讥笑他为“汪八”。赴省试，其兄在家得梦，有使者

骑马到来，立于檐庭之下呼报：“十年勤苦无人问，一日成名天

下知，八解元过省。喏，喏。”十年勤苦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

知。自古如此，不独宋朝如此。

读孙楷第先生《沧州集》，说江南如湖州、扬州、苏州、松江

等地，尤谓作揖为唱喏。别乡不知道，老苏州风俗，除夕夜里祭

祖，还有老人让孩子对祖先行礼叫唱喏。上海崇明也有乡民将

祭拜祖宗时的磕头叫作唱喏。友人告诉我说，今日之唱喏和古

人不同，只是祭拜神灵或祖先方才如此行礼，左手握右拳，置

于胸前，作揖三次，口中小声祝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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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秋色金川秋色

金川风光金川风光

在大渡河上游，有一条叫大金川的河流，金川县就此得

名。金川属于藏区，其著名特产当数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虽被归为植物，它在高寒的冬季却实实在在是

藏在土里的虫子。春天轰隆一声响，它也许先是被惊吓得僵

住了，但体内的神奇能量很大吧，又使它拱出皮囊，拱出厚土

层，婀娜成一棵草。当然，也有长成两三棵，最多蓬勃出十棵

的神草。品冬虫夏草，怎么嚼都是肉感，那感觉是虫、是动物，

可那头顶的草又的确是植物。每年四五月份是挖新草的季

节，听当地的朋友说，有的藏民偶尔会挖到虽已长出草，但土

里的身躯部分还在蠕动甚至爬行的虫草，有胆大的就甩甩土

直接吃下去，因为他们相信那可能会有带来健康的法力。

我每次到藏区，到超过三四千米海拔的地方，都会饶有兴

致地凝望雪山大地，因为顿然就想到了冬虫夏草，那神奇的物

种。据说，其虫体在土中是头朝上尾朝下

的，而所谓芽的真菌部分

就从头部长出。它

特殊的生活史，

使得其药力

所指，是秘

精益气、专

补命门的。

北京香山最早

是元明清时的皇家

园林，山林特色，离宫别院，曾是夏秋时节皇帝纳凉狩猎之地。

而今早已在世事更迭中变成了百姓公园，虽也留有十分古意

的遗址，但最为吸粉的还是香山红叶。每到深秋时节，香山

红叶吸足了阳光的暖意，漫山遍野远看鲜艳激荡，近赏风姿摇

曳闪烁，整个山脉尽显浪漫灵动。

有段时间我酷爱爬山，高频次出入香山，每周三次登顶香

炉峰。一次，在曹雪芹故居附近，竟意外发现了掩映在绿树林

中的藏式碉楼。灰褐色石木结构，石片垒砌，威拔敦厚，见棱

见角，通体满嵌窗洞，密闭幽邃，就像日夜瞪大的无数双警惕

的眼睛。不知怎的，又让我一下想到了冬虫夏草，这藏式碉

楼，是不是也如虫草，在繁盛草木下有一段活的历史？

恰在前段时间，我再次来到金川，才了解到香山藏式碉楼

的更多历史信息——原来那里的碉楼曾经是清朝乾隆皇帝特

种部队的训练基地。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的时节，我们一行人乘大巴从成都

出发前往金川。经由川藏北线的317国道，过汶川、理县、

马尔康再转而向南前行。依现在的交通方便程度，国内大

多数地方均可一天内抵达，没有想到的是，在四川省内的

这一段路程，我们竟然走了一天。天高路远，海拔越来越

高，神疲力乏。不过，沿途山势起伏浩荡，雪山巨谷，壁立

千仞，藏地特有的风情让人兴奋，也不时使人从昏昏欲睡中

精神起来。

从马尔康到金川，对开的两条路与湍流疾驰的大渡河并

行，路与河依伴，同步蜿蜒远去。两侧连绵的山崖，就像已经

扇动起来的翅膀，挟携着大渡河奔流不息。刹那间，能感到横

扫的风力，也仿佛听到了河流低沉的喘息。

偶尔有大浪撞击巨石，瞬间林立成冲天的水柱，大小石块

多被水浪冲击成圆弧状，清澈光亮。今日的世界因气候变化，

有多少河流已变得干瘦甚至枯竭，相较之下，这大渡河的气势

称得上白浪滔天了。我在四川峨边县和甘孜州府康定市区见

过的大渡河段，也是如此水流湍急，不顾一切地向前、向前，惊

涛拍岸，煞是惊艳。

古时的金川地区经济文化相对滞后，西南地区的云贵川

等在明清初期仍沿袭的是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当地土司之

间为争夺地盘，大鱼吃小鱼，不断发生战乱。为了加强朝廷对

地方和边地的管理，清朝开始实施改土归流政策，裁撤土司，

设立行政区划。

然而，天高皇帝远，仗着自身的勇武剽悍以及山区复杂的

地势，金川一带的土司武装就是抗拒改土、抵制归流，把这里

变成了依山而居、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公元1747年，乾隆

皇帝谕旨，调云贵总督张广泗率兵进剿大金川，相机平息大金

川土司莎罗奔扰乱地区秩序的反叛行为，从而开启了乾隆皇

帝“十全武功”的第一功，即大小金川之役。大小金川就此被

演绎成磅礴的历史地理符号。

大金川四周山脉连绵，有很多陡峭的隘口。叛军在这里

设置障碍，碉楼星罗棋布：小的，如蹲卧待发的猎豹；大的，如

蛮壮敦实的铁屋。它们外面四周开有方孔，看上去狭窄，可内

面舒阔，瞭望方便，视野极好。碉门外只设一根活动的、可以

收放的独木梯，致使外面的人攻不上来，里面的人也走脱不

掉，真可谓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土司军队在此居高临下，远可

射击，近可砸石，这种以守为攻的防御体系，给进攻中的清军

造成很大伤亡，即便清军掘地道、挖墙脚、断水源，或者用红衣

大炮持续轰击，也收效甚微。

为了打破土司军队的碉楼防御，乾隆命令朝廷工部在北

京香山脚下修筑与之相似的碉楼，选拔精锐士兵成立了香山

健锐云梯营，每日模拟金川战争形态，进行攻打碉楼的操练。

这就是香山碉楼的由来。

清军的金川之战告终于惨胜。在对付金川的碉楼时，也

采取过“避敌碉卡，越道而进”“以碉逼碉”等战术。至于说，利

用香山绿树丛中的碉楼练兵起没起作用，谁也说不准。我想，

如果没有凭借碉楼的敌对反抗，这碉楼也只是静止的砖石而

已，与实战环境相去甚远，徒增了许多军费开支，消耗了朝廷

的经济实力。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第二次出兵大小金川，不

仅官兵损伤上万计，而且耗费白银七千多万两。这比乾隆发

动消灭准噶尔汗国之战和平定大小和卓之战的军费的两倍还

要多。也难怪后人酸溜溜地说，崇祯有这些钱，大明王朝不会

亡；道光有这些钱，就不会向英国妥协；咸丰有这些钱，太平天

国早被镇压了。

历时三十年的征讨大小金川之战，乾隆朝几乎所有名将

都参加过。就因为战争多次失利，乾隆震怒之下，大开杀戒，

被赐死的高级将领不在少数。而最为出名的一个场面，则是

公元1749年的一天，在北京菜市口刑场，一位犯人正跪在行

刑台上，等待着刽子手的刀起头落。与此同时，北京城外的班

兰山，一位身披朝服的官员，也手持一柄钢刀，正准备插入自

己的胸膛。这两位脚踩阴阳两界线的人，正是封疆大吏张广

泗及总揽四川军务的大学士讷亲。

战争都是波诡云谲的，其间也流传着民间说法。金川

之战中一直飘着一个女人的身影，她的神奇“法力”改变

了战争的走向，正像她的名字叫阿扣一样，她用不易

挣脱的女人手段，紧紧套牢了两个清军将领。

阿扣，是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女儿（也有说是妹

妹），美艳无比。她被强行嫁给了小金川土司泽旺为

妻，私下却与泽旺的弟弟好上了。后来发生了战争，

清军攻打她的家乡，阿扣施展魅力让张广泗和讷亲

两个清军将领垂涎三尺，在战场上他们相互掣肘，延

误了许多战机，导致了乾隆皇帝的平定大业失利。

这段故事不见史料记载，很可能是后人杜撰

的。一则在残酷的战争中加一些佐料，引得人一阵

琢磨；二则宣扬土司族人的勇敢与智慧。因为阿扣最

终被新任将领傅恒处斩，悬杆示众，风浪不会平地起，

是否可见阿扣在整个金川战事中发挥过“作用”呢？

记得，那天我们的车辆一直向着山坳深处行驶。傍晚

时分，进入金川县城地界——一个不规则的更宽阔的大山

坳，天空湛蓝，古老的藏羌村寨掩映在白灿灿的梨花树木

间，花香扑鼻。这里活生生是一个世外桃源啊！神奇的地

方，酝酿神奇的故事。阿扣的传说绵延至今，广泛散传在金

川一带。

说来也巧，就在云贵总督张广泗衔命进川的四月份，也

正值民间挖掘冬虫夏草的时候。清朝李心衡在《金川琐记》

中说：虫草“每岁唯四月末及五月初可采，太早则蛰虫未变，

太迟则变成草根，不可辨识矣”。我总在想，开启战争与挖

掘虫草这两个历史画面同时出现在一个时空，是不是可以

看到有什么内在相似的东西？一个是欲使边疆稳固，一个是

祈含健康意涵。追求目标，实现期望，则可能是它们一致的

地方。

挖掘虫草不易，仿若跪在地上，触摸山神的头发，没有虔

诚心，即使翻遍整个山坡都找不到一棵。因为虫草埋在地表

下，藏于杂草中，特别是头茬草，刚冒头，挖出来就是草头短虫

体饱满的好虫草。

挖掘冬虫夏草，考察植物下的活体生命的存在样态，正好

说明了拨开岁月的草丛、挖掘历史细节的活动：一处的青山绿

水，埋藏着历史人文鲜活的内涵，人们能否咀嚼出“肉感”，全

在于耐心和眼光。

从香山红叶的绚丽，到藏式碉楼的沧桑，再探得一段曾经

的波澜壮阔史，就是因了对冬虫夏草生命史的思忖，贴近着金

川物语的哲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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